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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１８～１９世纪欧洲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分析了歌德《威廉·迈斯特》中的教育思

想。分析认为，《威廉·迈斯特》作为教育／启悟小说，不仅追寻一种和谐健全的人性理想，而且思

考了宗教信仰和人性关系；表达了歌德对教育实践的思考，即艺术是培养全面发展和和谐一致的人

的一种手段，社会也不能束缚个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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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９世纪教育／启悟小说在德国文坛出现，

不仅与时代对教育的特殊关注相关，也是一种新的

教育理想在文学上的表现：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是

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而不是被它控制或毁灭。

《威廉·迈斯特》不仅是教育／启悟小说的古典范

例，而且是这一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践。

一、《威廉·迈斯特》与时代精神

　　歌德写作《威廉·迈斯特》的时代，德国还是一

个四分五裂、远远落后于英法的国家。德国人希望

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但德国社会封建思

想深厚，启蒙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很难有所作为，因而

他们的启蒙活动主要限于文化精神领域，由是形成

对教育问题的特殊关注。

海涅说，法国启蒙运动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

革产生了德国哲学［１］；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了德国精

神的多样性，德国人能够以一种欧洲胸襟接受世界

文化，在这样一种时代中，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和德国

浪漫派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两种形态，几乎同时起源，

接受的文化精神也几近相同：二者都试图从古希腊

文学艺术中汲取营养，都面对德国鄙陋的现实而试

图寻求民族的解救之道；然而，他们对文学、人生、民

族、现实的态度却大相径庭，甚至存在深刻的矛盾。

这主要是由于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核心是一切唯尊

人性，神性只是人性的补充性力量；浪漫派偏重神

性、精神及其与肉身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启蒙精

神对德国来说是外来的，不易在德国民众中生根，即

使民众接受了启蒙精神，但还是很难与德国本土的

文化很好地结合，实际上也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生

发出德意志虚无主义问题，这种现象在英法是没有

的。德国浪漫派在接受启蒙精神的同时，偏向于从

本土文化精神中寻求克服启蒙带来的虚无主义问

题，因而更易为民众所接受，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存

在着反启蒙的时代特点。

一般说来，德国浪漫派有两个精神故乡：希腊和

德国的乡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是德国

人的学习对象，但其艺术精神在德国浪漫派心中的



地位不及希腊文化，它只是对歌德个人具有决定性

作用。歌德虽然被看作德国的希腊人，但歌德真正

古典精神的至高点是建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精

神之上的，再往前是通过温克尔曼接受了尼采所说

的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化。德国浪漫派的精神至

高点是来自德国本土的天主教和新教传统，德国浪

漫派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前提。因此，德国浪漫派没

有像歌德一样对德国存在的犹太教、新教、天主教、

古代异教多神论进行反思性理解，而歌德尽量吸纳

这些宗教的内在精神，同时在批判的意义上克服了

对这些宗教精神的偶像崇拜。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

歌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德国的一个外来事件，歌德

亦将他对自然、信仰、艺术的思考糅入对教育问题的

探讨，使其教育理想向超验的层面发展。

歌德和席勒虽然共同构筑了德国古典文学的高

峰，但他们在教育启蒙问题上的思考路径却是不同

的：席勒注重的是审美教育，关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

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时代精神；而歌德的教育理想

不仅仅意在启蒙，启蒙只是歌德精神的一个层面，他

更着意于文化修养，其精神实质就是对欧洲高尚文

化的原形式进行理解、体验而形成的一种精神，再以

这样的精神教育民众，使之成为德国市民社会的教

育（Ｂｉｌｄｕｎｇ）理想。歌德并不刻意反对任何事物，他

对欧洲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对于

本土文化也不拒斥，尼采看到了歌德这样的精神特

质：“在歌德身上有一种近乎欢乐和令人信服的宿

命论，这种宿命论不事反抗，不知疲乏，力求从自身

中构成一种总体性，那是一种信仰：相信惟有在总体

性中一切才能得救，才能显出善良和合理。”［２］歌德

追求一种总体性精神，将欧洲所有的优秀文化融入

自己的总体精神之中，从而达到对人与世界的全面

理解。

勃兰兑斯认为，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是德

国文学从１８世纪伊始的狂飙突进到１９世纪浪漫主

义文学结束近百年的文学发展中的主题，对于诗与

生活之间不共戴天矛盾的绝望，深深影响了自歌德

以降几乎所有德国作家的忧郁情绪［３］；而由此生发

的对于解决这种矛盾冲突的不间断的追求，又成为

德国古典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的共同渴望。因

此，关注教育、通过艺术教育民众是德国当时的一个

时代风气。在《威廉·迈斯特》中，威廉·迈斯特亦

是通过艺术教育和社会实践达到自我完善，从而成

为一个精神健全、修养全面的人。歌德的这部作品

具有典型的德国特点，在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小说发展

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英、法小说的叙述传统，英、法

小说多为描绘广阔的社会图像，或单纯地叙述故事

情节，在表达技巧上融入了戏剧作品的紧张感和史

诗作品的丰富性，使小说成为既具有娱乐价值又彰

显社会意义的文学样式。小说这种体裁在德国文学

中处于边缘位置，真正促使德国小说现代性发展的

是歌德，他拓展了小说体裁的叙述空间，使之成为表

达个人内心生活的载体，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书

写个人精神的成长过程，从而开启德国“教育／启悟

小说”（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或称 “成长／发展小说”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的先河［４］。

二、《威廉·迈斯特》的教育理想

　　《威廉·迈斯特》是对《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

代》（以下简称《学习时代》）与《威廉·迈斯特的漫

游时代》（以下简称《漫游时代》）两部作品的总称，

其创作时间相距１０年。

《学习时代》属于歌德魏玛古典时期的作品，这

是他根据１７７７～１７８５年写作的手稿《威廉·迈斯特

的戏剧使命》（以下简称《戏剧使命》）改写而成的。

在《戏剧使命》中，主人公威廉·迈斯特由于不满周

围狭隘庸俗的环境，立志投身于戏剧事业，但他发现

剧团的现实状况与他的理想差距很大，他在失望之

余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后发现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

界，从而梦想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这部手稿着重

处理市民生活与戏剧生活的冲突，其主旨是通过戏

剧教育民众，在精神上统一德国。１７８７～１７８８年的

意大利之行改变了歌德对于艺术的看法。在《学习

时代》中，歌德充分展示了他的古典主义人生理想，

即在不断克己中培养个性，从而成为一个完整、和谐

的人。

《漫游时代》是歌德晚期作品，歌德在这部作品

中更多思考自然、信仰和艺术的统一，思考人在世界

上的终极意义、人类社会根本的演化规律。在《漫

游时代》中，歌德的教育理想向超验的层面发展。

阿多诺在《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中对歌德的晚期风

格作了这样的评价：歌德在《浮士德》第２部和《漫

游时代》中，实际上着意分析各种宗教的精神原型，

歌德在《漫游时代》中的“教育省”里展开对宗教精

神与人性关系的思考，宗教集中显现了精神的最显

著特点，去掉这些宗教的偶像崇拜元素，就是一种纯

精神模式［５］；这种纯精神模式是在人类历史运行中

保持不变的最基本原型，具有一种永恒的力量，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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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歌德晚期精神的实质：精神教育应该

以这样的高度作为起点和终点。

从《学习时代》追寻一种和谐健全的人性理想，

到《漫游时代》转向对宗教信仰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随着对人的局限性的理解逐渐加深，歌德相应地对

理想教育的出发点亦作出不同理解：《学习时代》意

在将德意志虔敬主义精神与南方古典精神调和起

来，但裂缝还是存在的；而在《漫游时代》中，歌德则

达到更高的精神综合———歌德体悟到南方的古典精

神与德意志虔敬主义实际上均来自一种近似泛神论

的具有终极意义的自然观，人性与神性在这样的自

然观中可以达到最高统一，这种自然观是斯宾诺莎

泛神论、古希腊自然观和德国虔敬主义的统一。这

一点可以从歌德自己的表白中清楚看到：歌德自己

很少进行宗教方面的自我剖白，１８３１年３月２２日，

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一封写给苏尔皮茨·布瓦斯雷

的长信的附言中，歌德这样说道：“我打算既严肃认

真又不无谐谑地以某种奇异方式来结束生命的最后

一页。人们无法抗拒宗教感情，然而又不能单独消

受这种感情，于是便寻找同道或制造新的皈依者为

伴。后一条路为我所不取，而前一条路，我是忠诚不

渝地走过来了，然而从《创世纪》开始，我始终未能

找到一个令我完全心折、拳拳服膺的信仰。而现在，

在我的老年，我却了解到一种教派，即三教合一派。

它介于异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信仰之间，对于凡

是能够认识到的一切最美好最完满的事物他们都将

珍惜、赞美和崇敬，而这些事物只要与精神性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就要信奉。于是，对我来说，由黑暗时代

里骤然射出了令人愉悦的光芒，因为我感到，我毕生

奋斗的目标正是把自己造就成这样一个三教合一论

的信徒，做到这一步真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一个人

如果囿于他自我的小天地，怎能达到认识最卓越事

物的境界呢？”［６］歌德在这里关于信仰的认识是我们

理解歌德晚期精神的关键点：神性是人性的终极显

现，神性是从观察自然中体悟到的，体悟到神性的力

量，就理解了人性，理解了人类历史的演化规律，理

解了人类的命运及个体的命运。

德国启蒙时代以降的作家都非常关心民众的教

育问题，关心个人的成长、个人的愿望和理想，不过

他们常常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夸张为全人类的

愿望和理想，所以他们“似乎是在为全人类的理想

而奋斗，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符合理性的、和

谐的、幸福的人类共同体”［７］。歌德的《威廉·迈斯

特》也是从个人理想出发，而旨归于一种社会理想。

《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分述两种目标，因而产生

了对于艺术教育与人生教育、贵族教育（人性教育）

与平民教育（技能教育）、现实教育（立足于现实需

要的教育）与理想教育（立足于未来需要的教育）等

不同教育目标、教育功用、教育方式、教育可能的划

分和描述。

作为“教育／启悟小说”的扛鼎之作，《威廉·迈

斯特》着力思考的是：一个修养全面的人如何进入

社会，融入民众生活，教育并影响民众？由于这种全

面的教育不是从民众生活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

的，所以，通过这种教育形成的全面精神修养与现实

生活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精神与现实生

活的相互影响，精神在现实中成为一种具体的形态，

理想在现实中的实现，不再是观念中的精神，而是具

体的精神；精神与现实之间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精神”要求个人沉潜于内心生活，而“现实”则要求

个人放弃自我，歌德通过教育、克己、断念试图将二

者的矛盾化解，个人并未因放弃理想而丧失其美好

的性格，社会也并未因求全而成为束缚个人发展的

障碍。

三、《威廉·迈斯特》的教育实践

　　考察《威廉·迈斯特》中的教育理想，我们可以

发现，歌德对教育理解的最直接形式是造型艺术，这

是歌德自己的特点。歌德本质上是一位画家，从古

希腊至北方文艺复兴，大量的艺术作品是歌德教育

观念的最直接来源，歌德文学创作的本质形式是造

型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

艺术以及北方文艺复兴艺术是歌德艺术观的基石。

造型艺术在歌德作品中起到精神纽带的作用：歌德

从感性形式中提炼出纯精神形式，将其他精神形式

通过造型艺术综合进一种总体的精神之中，因而比

从观念出发更贴近生活的本质。

对歌德来说，艺术是征服现实的一条途径，因而

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和和谐一致的人的一种手段［８］。

威廉·迈斯特，如同歌德笔下的维特、塔索一样，是

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敏感青年。他是一个心灵的产

物，把艺术看作人生理想，先有关于理想的概念，然

后再在生活中寻找理想的形式；从戏剧舞台转向人

生舞台，他四处漫游，虽然缺乏明确的人生计划，但

人生的每一种经历都化为他实现自我教育的途径；

他不断完善自己的理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理想的

人”。“理想的人”这一概念由费希特提出，他“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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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来代表的，但是，任何保持抽象状态、扼杀个性

的国家都不能实现理想的人的完满性。另外一条比

较好的道路是，让国家的理想原则渗透到个人身上

来，使人高贵起来，直到他能够参加一种精神上的统

一，而又不致牺牲构成他的本分的自然多样性”［９］。

艺术教育是人生必经的第一阶段，它培养人的尊严；

只有当个人克服艺术教育的不足，方可在人生教育

中成长为一个“理想的人”；因此艺术教育和人生教

育是一个人成长的两个阶段。

关于艺术教育，歌德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艺术

是否可以指导人生？威廉·迈斯特的艺术直觉最初

是在他祖父的收藏室里培养起来的，这种直觉是基

于少年时对人类美好情感的体验，而非来自成人后

对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他在艺术品中看到的是自己

的爱好，而非艺术家的成就［１０］，这种对于艺术的特

殊感受方式，预示了艺术教育的局限性。威廉·迈

斯特却将艺术看作人生的理想，他认为，“一首诗若

不是杰作就不应该存在”［１０］；“诗人必须完全在他所

爱的对象里生活”［１０］；“他同情每个人运命的悲哀和

欢喜”［１０］；“世俗的人在他散漫的生活中是不怎么追

求内心生活的，而一个艺术家要想创造一些完美的

作品，他就必须永远在内心里生活”［１０］；“除了诗人

以外，有谁还创造过群神，有谁把我们排入神列，又

把诸神混入人群中？”［１０］正是由于这种过于理想化

的艺术崇拜，使得威廉·迈斯特很难对自己做出正

确的判断，他深陷于忧郁之中，烧毁自己的作品，无

视自己心中初萌的艺术冲动和艺术才华；摆脱忧郁

的唯一办法就是走出自我的内心世界，然而，当一个

人一旦脱离“内心的生活”，他也就无法成为一个真

正的艺术家。艺术可以陪伴人的一生，但无法对人

生作出正确的指导，这是歌德晚年得出的判断，“缪

斯女神虽能伴随人生，怎么加以引导却可惜不

解”［１１］；然而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却很难醒悟到

这一点。

歌德关于艺术教育的第二个思考是：艺术是否

能够启发民众？威廉·迈斯特参加流动剧团的目的

是体验艺术和人生；建立一个德国的民族剧团，以教

育德国的民众，这是德国启蒙思想家的普遍理想。

然而在与剧团成员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威廉·迈斯

特逐渐发现他们的自私、狭隘、麻木、浅薄、鄙俗。当

剧团在一次流浪途中遭遇抢劫，处境危难之时，他们

不是彼此安慰而是相互内讧，威廉终于忍不住将内

心的悲愤爆发出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谁不是轻

浮地生活，就得愚蠢地生活。”［１０］我们不难看出这句

话中隐藏着威廉·迈斯特的失望情绪，但德国民众

的基础———威廉想要教育的对象，恰恰是由这样的

一群人组成的。那么，艺术能否启发民众？歌德是

从不相信这点的，“深刻、严肃地思考的人难以在民

众中贯彻自己的主张”［１２］，歌德毫不掩饰他对德国

民众的不满。

既然歌德从两方面对艺术教育做出了否定性的

回答，那么歌德为什么还认为艺术是征服现实的一

条途径？歌德说，“艺术所从事的是困难与善”［１３］，

“最伟大的艺术即限制与隔离”［１４］，“唯有借助艺术，

我们才有可能避开这个世界，也唯恐有借助艺术，我

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与这个世界联结在一起”［１３］，“我

们的整个艺术品都在于：我们为了生存而放弃生

存”［１１］……从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关于“艺

术”的箴言中，我们不难看出歌德对艺术与生活之

间关系的深刻认识：艺术并非脱离生活而存在，而是

在驾驭生活的过程中显示其超然独立的姿态。只有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可能退化到艺术片面性危

险的威廉·迈斯特的个人发展。歌德在德国的鄙陋

现实中反观自己的教育理想，将低俗的精神提升到

高贵的精神；威廉·迈斯特不试图改变什么，而是在

群体中实践一种高贵的精神，使群体看到了从低俗

精神之中转化出来的高贵精神，因而形成对高贵精

神、理想生活的向往；威廉·迈斯特不是强迫大家改

变现存生活，而是教育和示范大家怎样可以拥有更

高的生活；威廉·迈斯特不是宗教教士，而是一个高

贵道德生活的实践者、一个典范。席勒认为，威

廉·迈斯特在学习约束自己的过程中找到了通向无

限之路，……“我们在一条通向无限完美的道路上

和他分手。”［１５］

四、结　语

　　威廉·迈斯特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为了理想而

放弃理想，从最初以为理想的教育在于阅历，到后来

以为在于精神上的优雅，再到后来以为在于断念的

态度，直至在《漫游时代》里，他终于找到社会改革

的方案和试验，这是一个道德高贵的个体在群体中

生活和实践的典范。歌德也因此完成了他关于人生

教育的阐述，这既是“理想的人”与“理想的社会”的

统一，又是一个天才自我形成的过程———担当自我，

通过自由行使高贵不羁的意志而使自己成为天才。

歌德毕生致力于把古典精神与浪漫精神融合起来，

威廉·迈斯特的精神成长历程体现了歌德的古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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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格理想，他的自我也反映了浪漫主义者对于

“天才”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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